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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空心化”调查——2024春节返乡见闻
本报记者 程维 重庆报道

2024年春节，《中国经营报》记者

在重庆农村乡下发现，因青壮年基本

上全部外出打工，农村只留下年龄超

过70岁的老人和还在读书的少年、

儿童，“一老一少”的人力结构，导致

农村出现严重的“空心化”现象，土地

撂荒突出，收入缺乏支撑。

针对农村“空心化”，当地驻村

干部和经济学者给出了一些具体

建议，但也同时表示，更需要有顶

层设计。

重庆市目前正在推进学习浙江

省“千万工程”来解决相关问题，并

推进乡村振兴。当地群众对浙江

“千万工程”实践中的“农业标准地”

改革颇为期待。

“空心化”忧虑

“近些年，除了春节时年轻人

回来几天，其他时间村里基本上

都只剩一些老年人和留守小孩

了。”正月初四（2 月 13 日）时，重

庆市垫江县某镇某村村民组长程

三说，年轻人在老家待不住，全都

出去打工了。

出去打工的原因很简单：该村

民小组所在的区域，人均只有八分

地（0.8亩），上次分地是几十年前，

所以现在30岁以下的村民，自己名

下基本上没有土地。按说，要等原

来分到承包地的人去世后，腾出土

地指标，后面没土地的人才有望排

队分到土地。

“但最近二十几年来，年轻人已

经不再愿意种地了。”程三说。

土地账很好算，即使人均有 1

亩地，不管是种水稻，还是种小麦、

玉米、高粱，哪怕是换季轮种让土地

一直不闲着，年收入最多也只有

1200—1400元，这还没扣除人工费

用和肥料钱，扣除这两样，实际年收

入甚至只有三五百元。

“为什么不搞点养殖业？譬如

养鸡或者养鸭、养猪？”记者问。

“农村搞养殖业，现在基本上都

是散养，扣除人工和饲料钱后，养得

多亏得多，所以大家都不养了。”程

三说，农村散养根本没办法跟城里

的规模养殖业竞争，加上现在村里

平时常住人口主要是“一老一少”，

仅有的一点养殖业，也主要是村民

自己养来吃的鸡、鸭和猪，极个别有

精力的村民会适当多养几只，出栏

后会出售贴补家用。

“还有没有其他副业可做？”记

者问。

“没有了，现在村里‘一老一

少’的人口结构，上是 70 岁以上，

下是 17 岁以下，去掉 80 岁以上和

12岁以下的人，剩下的也只能算是

半个劳动力，现在连播种、收割，基

本上都是在外面请人做，人力成本

是每人每天给 150 元的工钱。”程

三说。

自己干不了，请人干又太贵，所

以村里的地有不少是荒着的，根本

没人种。

“我看到村里靠西的‘黄土坡’

上前些年‘退耕还林’满坡种的桉树

2023 年也全部砍掉了，这是不是

‘退林还耕’？那些地现在是谁在

种？”记者问。

“上面安排来集中砍的，桉树对

水资源影响过大，桉树砍掉后那些

地也没人去种，村里（生产大队）就

请人来种上了一些东西，也没人去

管理。”程三说，村民在山坡脚下自

己的地都没人去种，山坡上的“公家

的地”，更没有精力顾及。

“村里留守的人，有做农活经

验的现在都是 70 岁以上的老年

人，已经基本上没人能担粪去爬近

200米的坡上种地了，这个年纪，自

己去把坡上的粮食收割回来，也很

艰难，所以就不种了。”程三说，现

在外出打工基本上是村里人的唯

一出路：在大城市，月收入至少

3000—5000 元，虽然也辛苦，一年

下来总归有 4 万—6 万元的总收

入，这比窝在乡下家里务农收入要

高 20 倍，这个账很容易算，所以年

轻人全都走了，去沿海或城里打工

去了。

这种情况是否具有普遍性？

重庆市某报业集团下放到某县

的驻村“第一书记”李巡称，这不是

个案，是普遍现象。目前农村的“空

心化”问题很严重，土地撂荒问题也

较为突出，表面上看，“18亿亩耕地

红线”是守住了，但是土地没人种的

现象仍很刺眼。

“现在我们村的解决办法是，

请人种一些地，但这不是根本的

解决办法。”李巡称，“大家都知

道存在这个问题，但都没有解决

办法。”

“即使把粮食价格翻2倍、3倍、

5 倍也没人种，因为一是干农活是

体力活，太辛苦、太累；二是城乡收

入差距达到了20倍；三是农村产出

的粮食及养殖产品因过于零散，难

以低成本快速卖到城里。”李巡说，

何况粮食价格还不可能涨2—5倍。

次第城镇化

“春节后我还会去深圳。”程

三所在村民小组的村民吴成称，

他在深圳打工超过25年，前些年

已经做到了一个生产厂厂长的

位置上，之前主要因为疫情原

因，回家休息了两三年。疫情

后，他再次赴深圳打工，原因在

于一是已经不适应乡下的生活

及节奏了；二是返乡后基本上没

有任何收入，长期坐吃山空，总

不是办法，所以不得不出去。

不过这一次吴成的妻子没有

跟随他一起南下，她选择了“返乡

创业”。

所谓创业，就是在县城开

店。然而，2023年，吴成妻子开的

奶茶店垮了，另开了一个韩国料

理店，后来也开不下去了，休整两

个月，又去开了一个“麻辣串串”

店，也基本没什么生意。一年多

下来，夫妻二人打工20多年积累

的几十万元积蓄，基本都被“创

业”消耗了。

吴成妻子的经历，也许只是

个案。

据重庆市人社局 2023 年 11

月3日公布的信息，2022年，该市

全年促进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就

业 17.32 万人，其中，返乡创业

2.72万人。创建农民工返乡创业

园69个，全年实现总产值371.8亿

元，吸纳就业5.78万人。

2023 年，重庆市“返乡创业”

人员巨幅飙升。

据重庆市人社局2024年1月

26 日发布的消息，截至 2024 年 1

月26日，该市农民工已返乡87万

人，其中市外返乡73.2万人，占市

外务工农民工总数的28.3%；市内

返乡 13.8 万人，占市内乡镇外务

工农民工总数的3.6%。

该市从市外返乡人员中，从

广东、浙江、福建返乡的最多。

2022年，重庆市外出务工人员

约为791万人。所以当沿海用工情

况发生变化时，返乡的人数便不会

太少。

程三所在的村民小组，之所

以留守的人群基本上只剩“一老

一少”，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村里

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要

么在县城买房搬走了，要么在附

近镇上买房搬走了。

几年前，该村民小组的东侧

修建了一条一级公路，往来车辆

时速可达70公里。加上此前修建

的村村通公路，该村比其他山区

或偏远区县有很好的交通便利优

势。不过尽管如此，乡下的基础

设施及配套设施，以及商业化便

利程度，还是赶不上乡镇、县城，

因此大家都搬到了县城、乡镇。

不知道这种“城镇化”，是否

体现在相关统计中。

重庆市发改委向媒体披露的

信息显示：“2022 年，重庆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70.96%，较2012年提

高 14.3 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

化率 50.1%，较 2012 年提高 10.7

个百分点，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发

展动能得到加快释放。”

当地村民称，其实这些搬到县

城、乡镇去住的人，绝大部分也只

是把房子买在了这些地方，人还

是照样跑到沿海城市或附近大城

市去打工，家里留下的依旧是“一

老一少”，只是在县城、乡镇住的

人，已经初步完成了城市化进程，

他们的收入不再依赖土地，不需

要再种地。

不过也有一些人，选择在老

家修建房屋。这类人分成三种：

第一类是在县城、乡镇购买了商

品房，但仍在老家重庆修建房屋

的人，这类房屋基本上全年空置，

仅春节时有人回来住几天；第二

类是常年在外打工的人群，赚钱

后回家修房，以求年老返乡，有一

个“落脚处”；第三类是村里的“首

富”，将老家的房屋修成了别墅。

程三所在村民小组的邻村

几个兄弟，据说前些年做房地产

挣钱过亿元，在老家修建了豪华

程度不亚于大城市别墅的几幢

楼，这些楼外墙上还采用了全大

理石干挂装饰，是附近村“最靓

的仔”。

不过，这些乡村别墅跟其他

农村房屋一样，绝大多数时间都

空着，无人居住。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

税收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为

确保跨国企业在来源地国纳税，

“双支柱”方案开始在全球范围内

推动。其中，支柱二提出全球最低

税率的设定，这对跨国企业的利润

分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际税收“双支柱”包含支柱

一和支柱二。支柱一主要是将跨

国企业集团剩余利润在全球进行

重新分配，其主要解决超大型跨国

企业征税权分配的问题。

支柱二是通过设立全球最低

税率，确保跨国企业集团在各个辖

区承担不低于一定比例的税负，从

而遏制各税收管辖区为吸引跨国

企业投资而竞相降低税率的“逐底

竞争”。

2022 年 12 月 14 日，欧盟成员

国批准了欧盟最低税指令，并约定

在欧盟引入最低有效税，截至2024

年1月，欧盟已有德国、法国、意大

利、比利时、爱尔兰、卢森堡等17个

成员国颁布了关于支柱二实施细

节的本国立法。

随着欧盟等国家陆续制定支

柱二相关法规，2024年也成为支柱

二的启航之年，对跨国企业而言，

重新审视自己的全球税务布局也

迫在眉睫。

2月20日，澳洲会计师公会华

北区委员会会长彭飞在接受《中

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

支柱二最核心的问题是15%最低税

率 的 执 行 情 况 ，对 各 国 来 说 ，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

要求只为各国提供一个指引，最终

是否遵守“双支柱”主要看各国的

实际情况。

“以瑞士为例，瑞士承诺会遵守

‘双支柱’，但瑞士的要求是不对跨国

企业做最低15%的要求，具体来说就

是对国内超过15%部分的不具体要

求，但对低于15%的则要求补缴差额

部分给当地税务局。”彭飞说。

对中国而言，鉴于过去 10 年

中国在国际税收舞台的影响力逐

渐提升，彭飞表示，中国承诺会履

行全球最低税率要求，但在具体

执行层面，中国需要考虑国内法

的规则。

据悉，2021年3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进一

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中强

调，落实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行动计划，严厉打击国际逃避税，

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维护我国

税收利益。

次年8 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关于〈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

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

公约〉对我国生效并对部分税收协

定开始适用的公告》，该公约由

OECD受G20委托牵头制订，主要

是落实与税收协定相关的税基侵

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成

果建议。

我国在该公约中采纳了两类

成果建议：一是 BEPS 最低标准条

款，包括协定应防止逃避税行为造

成的不征税或少征税的序言内容，

以及应对协定滥用的主要目的测

试条款等；二是我国近年签署的税

收协定中通常纳入的其他BEPS成

果建议。

对此，一位财税人士评价称，

从近年来中国在构建国际税收新

秩序中做出的努力看，中国已经

在积极响应 OECD 的要求，截至

目前，中国对支柱二的实施进度

主要处于意见征求阶段，不过从

官方表态看，中国支持的态度比

较明确。

记者了解到，2023 年 10 月 1

日，财政部官网曾以中英文两种语

言发布了《第三次中德高级别财金

对话联合声明》，在第三次中德高

级别财金对话环节，中德两国呼

吁各国在实施被称为支柱二的全

球最低税相关规则时加强协调，

以避免双重征税并减轻企业的合

规负担。

根据OECD的消息，目前世界

上已有至少55个税收管辖区通过

公众咨询、财政预算案、立法草案

等形式对全球最低税的实施进行

相关立法。

基于此，彭飞表示，目前部分

企业也在积极准备，其中一个内容

就是证明跨国集团整体上的税率

不低于15%，只有这样才能降低一

个国家的税基侵蚀。

不仅如此，为保证国际税收新

体系的建立，支柱二的规则也在不

断完善中，这意味着各成员国需要

根据自身法律框架对这些规则进

行转化和实施。

在财税人士看来，未来各项规

则的具体细节有可能随着各国法

律和实践的发展而有所调整。“对

中国来说，目前企业所得税的名义

税率是 25%，但在具体征管过程

中，企业实际税负和名义税负并不

相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履行支

柱二的各项规定，需要结合现有政

策实际情况来推进，这也是支柱二

在意见征求阶段需要重点关注的

内容。”

中国承诺履行“支柱二”具体进程需结合国内法规则

如何破困局？

“以前春节打工回来会到农

村聚会，现在基本在乡镇或者县

城都有房子，打工回来就把老年

人接到乡镇或者县城过年，这种

现象越来越多。随着年轻人对乡

愁越来越淡，怎么能苛求他们回

去？”前述驻村第一书记李巡2月

18日说。

这样一来，不只是平日里“空

心化”，逢年过节本该聚集人气的

时候，还出现了新的“空人化”现

象，农村年味越来越淡。

“我写了一些日记，有一些想

法，但是还没有完全系统思考这

个问题。‘空心化’是不可避免的，

要减少‘空心化’，其实就是解决

人的问题。人怎么留下来？这是

个系统问题。”李巡说，“农村人的

发展、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后代怎

么发展等问题，其实很复杂。”

他追问道：“如何让农村产生

吸引力？喊口号是不行的。所

以，如何缓解农村‘空心化’问题，

经济专家也许比我更懂，因为这

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更是一个经

济学问题。”

重庆市前沿区域经济研究院

院长李勇 2 月 19 日称，目前中国

的农村“空心化”问题，表面上看

是“无解”的，但实际上可以通过

一些点上的突破，来逐步推进面

上问题得到缓解或解决。

他建议的六大解决途径分别

是：一是进一步促成机关事业单

位加大对口扶贫力度，并将县、乡

机关干部及事业单位富余人员下

沉到乡村去，挖掘“一村一品”，通

过他们来带动乡村振兴。二是推

动能人带动，让更多的能人当村

支书，因为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

也在外面开过眼界，还有资本、有

能力，让他们来帮扶、带动农村致

富。三是产业带动。四是靠发展

特色旅游来带动乡村致富，特别

是越偏僻、越荒凉的地方，独特的

风景会吸引游客，就会带动经济

发展。五是搞一些乡镇整合，有

些自然村和乡镇人丁稀少了，就

要进行合并、整合，把人员集中起

来，把土地集约利用起来，委托第

三方进行综合诊断并做方案，整

体规划，发展新农村。六是吸引

主体在乡、村的示范性养老，吸引

离退休人员返乡养老，人来了，钱

就跟着来了。

李勇说，他所在的机构近年

来为川渝多个地方做过相应方

案，且多次前往浙江多地调研，目

前农村发展的根本性制度问题，

还在于农村用地的土地改革政

策，还需要先行先试，要敢于试

点，不然外来资本没法落地。譬

如他目前正在做的成都青城山后

山半山腰的一个方案，计划推进

农村集体用地入市，腾出 200—

300 亩农村建设用地来盘活整个

项目，但是，暂时卡在用地政策无

法突破上。

李勇说，农村要吸引资本，农

村建设用地必须要突破，如果没

有土地证，权益就得不到保护，资

本和人员就不会来，因为投资权

益得不到保障。原国土资源部此

前已经有一个农村集体土地入市

的规定，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来

推这个事情”。

重庆市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

学者称，据他此前对浙江省“千万

工程”的实地调查、了解，其实质

是通过创新体制，引入各界资本

下乡，全面盘活农村土地资源。

如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鲁家

村就有着成功经验。“公司+村+

家庭农场”模式，吸引投资 20 亿

元，一个浙江北部的贫困村，一举

成为国家级标杆项目——在这一

操作模式中，核心是浙江在用地

政策上，推出了“农业标准地”这

一政策创新。

在“农业标准地”这一政策框架

下，以前严禁建房的耕地中的3%—

7%的土地，可以合法建房、建厂。

2024年1月5日，重庆市召开

“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重庆市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

巴渝和美乡村现场推进会”，重庆

市委书记袁家军在会上提出，要

“深入实施‘四千行动’，打好乡村

全面振兴主动仗”。

“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浙江时推进的“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是浙江“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基层农村的

成功实践。

“四千行动”，是指千万亩高

标准农田改造提升行动、千亿级

生态特色产业培育行动、千万农

民增收致富促进行动、千个巴渝

和美乡村示范创建行动。

截至记者发稿，群众最为期待

的“农业标准地”是否会在重庆迎

来创新和突破，尚未有最新消息。

应受访者要求，除李勇外文中其他人

名均为化名
重庆市垫江县某镇某村位于南北走向的铜锣山脉脚下的“黄土坡”，十几年前退耕还林，全部种上了桉树。2023年，坡上的桉树全部被砍掉，村里请

人种了油菜。村民称，因为没人管理，也没人施肥，所以长势很差。 程维/摄影

自己干不了，请人干又太贵，所以村里的地有不少是荒着的，根本没

人种。

2023年，重庆市“返乡创业”人员巨幅飙升。

李勇说，农村要吸引资本，农村建设用地必须要突破，如果没有土地证，权益就得不到保护，资本和人员就不会来，因为投资权益得不

到保障。


